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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章

梅
家
舊
事

會
見
了
秦
家
姑
母

第
二
天
，
我
們
走
出
了
遠
東
飯
店
不
多
幾
步
，
梅
先
生
指
著
對
面
的
一
所
古
老
的
房
子
說
：
﹁
這
就

是
我
五
十
六
年
以
前
的
出
生
地
。
﹂
說
著
就
到
隔
壁
華
昌
製
版
局
訪
問
他
的
表
弟
秦
叔
忍
。
說
到
了
這
所

房
子
，
叔
忍
說
兩
年
以
前
，
他
們
想
買
過
來
擴
充
製
版
工
廠
，
後
來
是
因
為
議
價
不
合
中
止
了
的
。

秦
先
生
約
我
們
到
陝
西
巷
的
恩
成
居
小
吃
。
這
是
一
家
廣
東
式
的
飯
館
，
從
掌
櫃
的
到
跑
堂
都
認
識

梅
先
生
，
見
面
都
來
寒
暄
問
好
，
顯
得
非
常
親
切
。
掌
灶
的
大
司
務
聽
說
他
來
了
，
也
格
外
賣
力
。
那
天

的
菜
，
做
得
適
口
之
至
。
吃
完
飯
，
我
們
就
安
步
當
車
，
來
到
秦
家
。

秦
家
是
一
所
京
式
的
四
合
房
。
秦
老
太
太
住
上
房
。
她
站
在
臺
階
上
面
歡
迎
我
們
，
口
裡
連
聲
說
：

﹁
請
進
來
坐
。
﹂
她
一
看
見
梅
先
生
就
彷
彿
慈
母
看
見
從
遠
方
回
來
的
兒
子
那
麼
高
興
。
梅
先
生
很
恭
敬
地

向
她
致
敬
。
叔
忍
忙
著
拿
出
煙
臺
蘋
果
和
上
好
的
香
片
茶
來
招
待
我
們
。
這
屋
子
的
內
景
，
還
保
留
著
北

京
城
三
十
年
前
的
老
樣
子
。
靠
牆
擺
著
紫
檀
木
的
長
几
，
當
中
陳
設
著
一
個
自
鳴
鐘
，
旁
邊
是
一
對
江
西

磁
的
粉
彩
帽
籠
。
恐
怕
還
是
秦
老
太
太
的
嫁
時
妝
奩
呢
。
牆
上
掛
的
字
畫
有
秦
稚
芬
的
遺
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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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註
︶
秦
稚
芬
小
名
﹁
五
九
﹂
，
是
演
旦
角
的
。
精
通
技
擊
，
擅
長
書
法
。
摹
孫
過
庭
書
譜
極
有
功
夫
。

喜
歡
研
究
歷
史
，
熟
讀
︽
通
鑒
︾
。
與
梁
任
公
、
羅
癭
公
、
魏
鐵
珊
為
文
字
交
，
為
人
仗
義
，
有
古
俠

士
風
。

秦
老
太
太
是
一
位
慈
祥
和
藹
的
老
人
。
她
的
面
貌
輪
廓
與
梅
先
生
有
相
似
之
處
，
從
體
格
方
面
看
，

她
少
年
時
候
也
應
該
是
一
個
胖
子
。

梅
先
生
搬
了
一
把
小
凳
子
在
她
對
面
坐
下
，
把
話
題
慢
慢
引
到
了
梅
家
舊
事
。
我
們
一
面
喝
著
茶
，

吃
著
蘋
果
，
靜
靜
地
聽
她
說
關
於

梅
先
生
幼
年
的
故
事
。

秦
老
太
太
說
：
﹁
畹
華
︵
梅

先
生
︶
是
生
在
李
鐵
拐
斜
街
梅
家

的
老
宅
裡
的
。
那
時
先
父
已
經
去

世
多
年
，
他
的
父
親
竹
芬
是
我
的

第
二
個
哥
哥
，
為
人
心
地
光
明
，

存
心
厚
道
。
唱
的
崑
曲
、
皮
黃
，

全
是
學
的
他
老
爺
子
的
玩
藝
。
可

惜
活
到
二
十
來
歲
，
就
病
死
在
這

梅蘭芳出生地大門

位於北京前門外李鐵拐斜街，斑駁的古牆記載著一

個中國戲曲史上不朽的傳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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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宅
裡
了
。
那
年
畹
華
才
四
歲
，
就
成
了
一
個
沒
有
父
親
的
孩
子
。
他
的
母
親
是
名
武
生
楊
隆
壽
的
女
兒
，

也
是
一
個
忠
厚
老
實
人
。
她
跟
我
二
哥
這
一
對
，
配
得
倒
是
挺
合
適
的
。
﹂

﹁
先
父
死
後
，
就
是
我
大
哥
大
嫂
︵
梅
雨
田
夫
婦
︶
管
家
。
在
舊
社
會
裡
一
般
舊
腦
筋
不
都
是
重
男
輕

女
嗎
。
我
大
嫂
養
了
幾
個
孩
子
，
偏
偏
都
是
閨
女
，
沒
有
兒
子
。
畹
華
在
名
義
上
是
兼
祧
兩
房
，
骨
子
裡

的
滋
味
可
並
不
好
受
。
所
以
他
母
子
在
那
段
日
子
裡
，
是
很
受
了
一
點
磨
難
的
。
到
他
十
五
歲
的
時
候
，

連
母
親
也
死
了
。
﹂

秦
老
太
太
說
到
這
裡
指
著
梅
先
生
對
我
們
說
：
﹁
在
他
的
幼
年
，
一
切
飲
食
寒
暖
，
我
們
在
旁
邊
也

算
是
盡
過
一
點
監
護
的
責
任
的
。
﹂

我
問
秦
老
太
太
：
﹁
聽
說
您
大
哥
性
情
非
常
高
傲
孤
僻
，
請
您
把
他
的
事
說
些
給
我
們
聽
聽
。
﹂

﹁
是
的
。
﹂
秦
老
太
太
說
，
﹁
他
的
脾
氣
古
怪
、
性
情
孤
僻
。
他
學
玩
藝
是
到
手
就
會
，
的
確
是
一
個

富
有
藝
術
天
才
、
絕
頂
聰
明
的
人
。
他
在
內
廷
當
過
差
，
跟
譚
老
闆
伴
奏
多
年
。
譚
老
闆
的
唱
腔
，
配
上

他
的
胡
琴
，
內
外
行
一
致
公
認
是
珠
聯
璧
合
、
最
理
想
的
一
對
合
作
者
。
但
是
他
們
兩
個
人
常
常
鬧
脾
氣
，

一
會
兒
散
了
，
一
會
兒
又
說
合
了
。
因
為
他
給
譚
拉
，
譚
就
唱
得
痛
快
，
他
也
拉
得
格
外
有
勁
。
所
以
實

際
上
他
們
是
分
不
開
的
。
你
們
如
果
能
夠
找
到
譚
老
闆
在
百
代
公
司
灌
的
︽
洪
羊
洞
︾
和
︽
賣
馬
︾
那
張

片
子

｜
這
都
是
譚
唱
梅
拉

｜
就
還
可
以
聽
出
拉
跟
唱
的
那
種
水
乳
交
融
、
緊
密
合
拍
的
精
神
來
。
我

大
哥
拉
了
一
輩
子
的
胡
琴
，
也
就
留
下
了
這
麼
一
張
片
子
。
其
餘
幾
張
譚
的
唱
片
，
就
都
不
是
他
拉
的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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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註
︶
陳
彥
衡
先
生
曾
經
談
起
過
關
於
譚
鑫

培
、
梅
雨
田
合
作
的
情
況
。
他
說
：
﹁
譚

的
腔
調
是
綜
合
程
長
庚
、
余
三
勝
、
王
九
齡

等
各
家
優
點
，
再
加
以
體
會
融
化
，
便
成
為

獨
具
風
格
的
聲
腔
藝
術
。
同
時
，
操
胡
琴
的

梅
雨
田
和
擊
鼓
的
李
五
，
都
是
當
時
的
傑
出

人
才
。
他
們
三
個
人
都
具
有
獨
特
的
藝
術
，

高
傲
的
性
格
。
在
表
面
上
彼
此
不
肯
互
相
請

教
，
可
是
到
了
臺
上
，
唱
的
拉
的
打
的
，
如

膠
如
漆
，
黏
合
無
縫
。
從
來
不
會
﹃
碰
﹄
，

這
是
一
個
奇
跡
。
而
且
老
譚
每
齣
戲
裡
的
唱

法
，
是
常
常
變
換
不
定
的
。
那
是
一
種
沒
有

規
則
的
變
動
。
他
事
先
並
不
通
知
梅
、
李
兩

位
，
今
天
要
唱
哪
一
個
腔
。
但
是
不
論
怎
麼

唱
，
梅
的
胡
琴
，
總
能
很
穩
定
地
襯
托
著
譚

的
運
腔
換
氣
；
李
的
鼓
也
是
指
揮
若
定
，
操

縱
著
整
個
舞
臺
上
的
工
作
者
。
﹂

師恩難忘（一）

── 梅蘭芳伯父梅雨田（一八六五
─一九一二）

梅蘭芳伯父，祖籍江蘇秦州，久居北京，早年

拜賈祥瑞、李四為師，長期為譚鑫培琴師，風

格平正大方，格調亮而韻味醇，神趣盎然，

對譚的藝術起到烘雲托月的作用，有「胡琴聖

手」之稱。另外也曾從錢青望習笛，並擅長嗩

吶，曾任清廷「供奉」後世琴師承襲其藝術，

合稱「梅派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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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以
據
陳
先
生
的
看
法
，
皮
黃
劇
老
生
一
行
，
從
單
純
的
藝
術
，
進
入
複
雜
的
境
地
，
發
展
到
譚
鑫

培
可
以
說
已
經
是
登
峰
造
極
。
也
就
是
那
個
階
段
裡
最
後
的
一
個
高
潮
。

陳
先
生
的
音
樂
天
才
，
也
不
平
凡
，
胡
琴
一
道
尤
所
深
嗜
。
當
時
一
般
胡
琴
能
手
，
他
都
不
放
在
眼
裡
。

一
生
惟
有
低
頭
拜
雨
田
。
所
以
他
的
一
手
好
胡
琴
，
學
梅
雨
田
是
人
所
共
知
的
。
他
還
有
一
樣
本
領
，
﹁
鼓
﹂

學
李
五
，
知
道
的
人
就
不
多
了
。
只
有
內
行
談
起
，
至
今
還
稱
道
不
止
，
說
他
﹁
下
鍵
子
﹂
的
乾
淨
巧
妙
，

是
走
李
五
的
路
子
的
。
︽
擊
鼓
罵
曹
︾
裡
，
有
一
通
︽
夜
深
沉
︾
牌
子
的
鼓
，
我
記
得
當
年
楊
寶
忠
演
唱
時
，

算
他
打
得
最
好
，
就
是
李
先
生
親
授
的
。

﹁
他
除
了
胡
琴
之
外
，
笛
子
吹
得
也
好
，
還
能
打
鼓
。
場
面
上
的
樂
器
，
幾
乎
沒
有
一
件
拿
不
起
來
，

而
且
也
沒
有
一
件
不
精
通
的
。
當
時
北
京
城
裡
有
許
多
親
貴
們
跟
他
學
戲
，
如
紅
豆
館
主
侗
五
爺
，
就
是

他
家
的
座
上
客
，
經
常
來
請
教
他
，
按
時
按
節
，
送
錢
給
他
。
可
是
他
在
錢
上
，
倒
是
並
不
斤
斤
計
較
的
。
﹂

︵
註
︶
馮
幼
偉
先
生
曾
談
及
，
他
有
一
次
到
梅
雨
田
屋
裡
閒
談
，
看
見
溥
西
園
來
了
。
那
時
溥
是
前
清

皇
族
的
近
支
，
雨
田
對
他
非
常
隨
便
，
見
面
互
相
請
安
道
好
。
這
是
旗
人
最
普
通
的
相
見
禮
。
相
反

的
是
，
侗
五
爺
對
他
很
謙
和
。
他
們
經
常
討
論
有
關
音
樂
、
牌
子
、
崑
曲
、
皮
黃
種
種
問
題
。
每
經

雨
田
解
答
指
示
，
無
不
滿
意
而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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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接
著
問
秦
老
太
太
：
﹁
聽
說
梅
家
有
一
度
境
況
非
常
窘
迫
，
這
是
什
麼
原
因
？
巧
玲
先
生
總
應
該

有
一
點
遺
產
，
同
時
雨
田
先
生
胡
琴
伴
奏
的
代
價
相
當
高
，
所
得
的
戲
份
應
該
可
以
維
持
家
庭
生
活
。
﹂

她
說
：
﹁
先
父
死
後
留
下
了
十
幾
所
小
房
子
，
如
果
維
持
一
個
普
通
家
庭
的
生
活
，
本
來
是
不
成
問
題

的
。
庚
子
洋
兵
進
了
城
，
在
北
京
住
家
的
，
多
半
都
受
了
嚴
重
的
損
害
。
同
時
各
戲
班
經
過
了
長
時
期
的

停
演
，
有
出
無
入
，
坐
吃
山
空
，
我
們
家
裡
就
這
樣
慢
慢
地
衰
落
下
去
了
。
至
於
我
大
哥
，
胡
琴
伴
奏
的

收
入
，
並
不
太
好
，
只
是
在
譚
老
闆
晚
年
的
聲
望
之
下
，
他
的
待
遇
，
才
提
高
了
一
步
，
最
早
也
是
跟
一

般
場
面
的
戲
份
沒
有
多
大
區
別
的
。
單
靠
他
拉
胡
琴
的
一
點
收
入
，
是
養
活
不
了
一
個
大
家
庭
的
生
活
的
。

他
一
生
的
精
力
都
放
在
藝
術
上

面
，
對
家
庭
的
開
支
，
毫
無
計

畫
。
他
那
種
個
性
，
根
本
就
不

懂
得
什
麼
叫
做
理
財
，
才
過
到

這
種
入
不
敷
出
、
寅
吃
卯
糧
的

日
子
。
這
樣
的
對
付
了
好
久
，

一
直
到
畹
華
成
名
以
後
，
擔
負

起
了
全
部
家
庭
生
活
費
用
，
經

濟
情
況
才
漸
漸
好
轉
。
﹂

﹁
要
講
到
洋
兵
進
城
騷
擾

九歲時的梅蘭芳

梅蘭芳幼年失怙，生活坎坷，無人管束。「言不出

眾，貌不驚人」，在戲曲上的天賦也並不出眾，證

明他日後成就非天生而成，而是後天練就。



回憶錄 20

的
情
形
，
那
真
叫
人
一
輩
子
都
忘
記
不
了
。
不
管
誰
家
，
只
要
他
們
高
興
就
往
裡
闖
。
翻
箱
倒
篋
，
一
個
走

了
一
個
來
，
沒
有
完
的
時
候
。
我
跟
畹
華
的
母
親
，
年
紀
又
輕
，
更
是
害
怕
。
每
天
都
得
化
裝
，
把
黑
煤
抹

在
臉
上
，
躲
著
不
敢
見
人
。
後
來
覺
著
我
們
住
的
百
順
胡
同
，
房
子
淺
窄
，
外
國
兵
容
易
進
來
，
太
不
妥
當
，

全
家
又
避
到
他
外
祖
楊
隆
壽
家
裡
去
住
。
也
是
活
受
罪
，
整
天
躲
在
楊
家
的
一
間
擺
砌
末
的
屋
裡
。
有
一
次

洋
兵
要
進
這
屋
來
看
看
，
楊
老
先
生
不
答
應
，
話
又
不
懂
，
雙
方
就
起
了
衝
突
，
洋
兵
還
掏
出
手
槍
來
嚇
唬

他
，
他
也
不
理
他
們
。
那
次
楊
老
先
生
受
的
刺
激
很
大
，
不
久
就
病
死
了
︵
楊
是
死
在
那
年
的
七
月
二
十
五

日
︶
。
當
時
北
京
住
家
的
女
眷
們
，
都
想
法
深
深
地
躲
避
起
來
，
有
的
是
整
天
躲
在
屋
頂
上
，
茶
飯
都
由
別

人
給
她
們
送
上
去
吃
，
像
鳳
二
爺
︵
王
鳳
卿
︶
家
裡
，
就
是
這
個
辦
法
。
﹂

﹁
梅
先
生
幼
年
，
生
長
在
這
樣
一
個
散
漫
而
中
落
的
家
庭
裡
，
能
夠
成
長
起
來
，
興
家
立
業
，
真
不
是

一
件
容
易
的
事
。
﹂
我
又
把
話
題
拉
回
來
。

她
說
：
﹁
他
幼
年
的
遭
遇
，
是
受
盡
了
冷
淡
和
漠
視
的
。
生
活
在
陰
森
的
氣
氛
當
中
，
從
家
庭
裡
得
不

到
一
點
溫
暖
。
在
他
十
歲
以
前
，
有
一
個
時
期
，
幾
乎
成
了
一
個
沒
人
管
束
的
野
孩
子
。
他
今
天
已
經
揚

名
中
外
，
藝
術
上
有
了
成
就
，
就
一
般
人
的
想
像
，
一
定
以
為
他
在
幼
年
該
是
如
何
的
聰
明
伶
俐
、
與
眾

不
同
，
其
實
不
然
。
他
幼
年
時
的
資
質
，
並
不
十
分
高
明
。
我
記
得
在
他
八
歲
的
時
候
，
家
裡
把
名
小
生

朱
素
雲
的
哥
哥
請
來
，
替
他
說
戲
。
那
時
一
般
開
蒙
的
戲
，
無
非
是
︽
二
進
宮
︾
、
︽
三
娘
教
子
︾
一
類
老

腔
老
調
簡
單
的
玩
藝
兒
。
誰
知
四
句
老
腔
，
教
了
多
時
，
還
不
能
上
口
。
朱
先
生
見
他
進
步
太
慢
，
認
為

這
孩
子
學
藝
沒
有
希
望
，
就
對
他
說
：
﹃
祖
師
爺
沒
給
你
飯
吃
！
﹄
一
賭
氣
，
再
也
不
來
教
了
。
等
他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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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
以
後
，
有
一
天
又
在
後
臺
見
著
，
朱
先
生
很
不
好
意
思
地
對
他
說
：
﹃
我
那
時
真
是
有
眼
不
識
泰
山
！
﹄

他
笑
著
答
覆
朱
先
生
說
：
﹃
你
快
別
說
了
，
我
受
您
的
益
處
太
大
了
，
要
不
挨
您
這
一
頓
罵
，
我
還
不
懂

得
發
奮
苦
學
呢
。
﹄
打
這
兒
就
可
以
證
明
他
的
成
功
，
不
是
靠
聰
明
得
來
的
，
而
是
從
苦
練
苦
幹
中
出
來

的
。
﹂﹁

就
說
他
幼
年
的
相
貌
，
也
很
平
常
。
面
部
的
構
造
是
一
個
小
圓
臉
。
兩
隻
眼
睛
，
因
為
眼
皮
老
是
下

垂
，
眼
神
當
然
不
能
外
露
。
見
了
人
又
不
會
說
話
。
他
那
時
的
外
形
，
我
很
率
直
地
下
他
八
個
字
的
批
語
：

﹃
言
不
出
眾
，
貌
不
驚
人
！
﹄
﹂
我
們
聽
到
這
裡
，
都
不
自
覺
地
回
過
頭
來
望
著
梅
先
生
笑
起
來
。
梅
先
生

很
嚴
肅
地
說
：
﹁
姑
母
的
話
是
對
的
，
我
當
時
的
確
就
是
這
種
情
形
。
她
老
人
家
看
我
長
大
的
，
知
道
得

比
我
自
己
還
清
楚
。
﹂

秦
老
太
太
看
屋
裡
的
人
都
聽
得
笑
起
來
了
，
就
又
接
下
去
說
：
﹁
別
忙
，
聽
我
再
往
下
講
，
他
從
十
八

歲
起
，
也
真
奇
怪
，
相
貌
一
天
比
一
天
好
看
，
知
識
一
天
比
一
天
開
悟
。
到
了
二
十
歲
開
外
，
長
得
更
﹃
水

靈
﹄
了
。
同
時
在
演
技
上
，
也
打
定
了
後
來
的
基
礎
了
。
﹂

說
到
這
裡
，
已
經
時
過
午
夜
，
我
們
覺
得
秦
老
太
太
也
有
倦
意
，
梅
先
生
站
起
來
說
：
﹁
姑
母
累
了
，

應
該
讓
她
休
息
了
。
過
一
天
再
來
細
談
。
﹂
我
們
向
秦
先
生
借
了
一
個
手
電
筒
，
在
黑
暗
的
胡
同
裡
，
緩

步
回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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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母
的
回
憶

我
們
回
到
了
飯
店
，
梅
先
生
一
邊
換
睡
衣
，
一
邊
對
我
說
：
﹁
你
瞧
我
姑
母
這
麼
大
的
歲
數
，
談
起

五
十
年
前
的
舊
事
，
還
是
頭
頭
是
道
，
歷
歷
如
繪
，
老
輩
們
的
記
憶
力
真
比
咱
們
要
強
得
多
哪
。
﹂
我
說
：

﹁
今
天
你
姑
母
講
的
事
情
，
真
不
算
少
了
，
我
還
想
知
道
一
點
關
於
你
祖
父
的
經
歷
，
你
在
幼
年
總
該
聽
說

過
的
吧
。
﹂

﹁
有
的
。
﹂
梅
先
生
說
，
﹁
我
祖
母
對
我
詳
細
說
過
，
這
話
也
有
四
十
幾
年
了
。
到
今
天
還
是
深
深
地

印
在
我
的
腦
子
裡
，
你
要
我
細
說
，
得
先
讓
我
想
一
想
。
﹂

這
時
梅
先
生
的
衣
服
也
換
好
了
，
每
人
倒
了
一
杯
茶
，
點
上
一
支
煙
捲
，
對
坐
在
沙
發
上
。

﹁
我
在
童
年
時
代
，
跟
一
般
小
孩
子
一
樣
，
也
是
盼
望
著
過
新
年
，
穿
新
衣
，
換
新
鞋
，
擲
一
把
狀
元

紅
，
吃
一
點
雜
拌
兒
︵
這
是
北
京
的
一
種
食
品
，
用
各
種
糖
果
混
合
做
成
的
︶
。
我
對
這
些
都
覺
得
有
無
窮

的
興
趣
。
我
記
得
十
四
歲
那
年
，
臘
月
初
起
就
風
雪
交
加
，
一
直
到
二
十
四
日
才
放
晴
。
那
天
正
是
過
小
年
，

買
了
些
鞭
炮
放
放
，
大
家
圍
著
我
祖
母
坐
下
來
吃
一
頓
飯
。
從
此
就
要
料
理
年
事
，
一
切
都
要
格
外
顯
得

熱
鬧
了
。
﹂

﹁
除
夕
的
晚
上
，
照
例
要
等
祭
完
祖
先
，
才
吃
年
飯
。
我
看
見
供
桌
當
中
供
著
梅
氏
祖
先
的
牌
位
，
旁

邊
又
供
了
一
個
姓
江
的
小
牌
位
。
這
我
可
就
不
懂
了
。
一
個
天
真
的
小
孩
子
是
壓
不
住
好
奇
心
的
，
我
就

搶
著
過
去
問
我
祖
母
：
﹃
為
什
麼
姓
梅
的
要
祭
姓
江
的
？
﹄
我
祖
母
說
：
﹃
這
是
你
爺
爺
在
世
就
留
下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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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例
子
。
依
著
我
的
意
思
是
不
該
供
他
的
。
說

來
話
長
，
吃
完
飯
再
細
細
告
訴
你
吧
。
﹄
她
說

完
了
，
我
瞧
她
好
像
很
難
受
似
的
。
一
會
兒
大

家
圍
著
她
吃
年
飯
，
她
也
沒
有
往
年
那
樣
高

興
，
我
想
剛
才
問
的
那
句
話
，
許
是
勾
起
她
的

心
事
來
了
，
我
深
悔
自
己
太
孟
浪
，
不
該
在
大

年
三
十
晚
上
讓
她
老
人
家
傷
感
。
﹂

﹁
我
是
最
後
一
個
到
她
屋
裡
跟
她
辭
歲

的
。
她
看
見
我
就
說
：
﹃
聰
明
智
慧
！
恭
喜

你
又
長
了
一
歲
。
﹄
我
說
：
﹃
謝
謝
奶
奶
。
﹄

她
臉
上
微
帶
笑
容
，
拉
著
我
的
手
，
叫
我
坐
在

她
身
旁
的
一
張
方
凳
上
。
只
聽
得
家
家
爆
竹
聲

響
，
充
滿
了
新
年
的
氣
象
。
﹂

﹁
她
說
：
﹃
你
也
一
年
比
一
年
大
起
來

了
。
家
裡
的
事
，
你
都
不
大
清
楚
，
趁
著
我
還

硬
朗
，
講
點
給
你
聽
聽
。
你
曾
祖
在
泰
州
城

裡
，
開
了
一
個
小
鋪
子
，
彷
彿
是
賣
木
頭
雕
的

梅蘭芳的祖父梅巧玲

（一八四二─一八八二）

梅巧玲扮相雍容端麗，表演細膩逼真，京崑俱

全，戲路很寬，並為余紫雲、王瑤卿、梅蘭芳

等創花衫行當打下基礎，三十餘歲掌管四喜班。

為人慷慨，重信義，為人們所尊重，最拿手的

戲碼是旗裝戲，如《四郎探母》、《雁門關》等，

為「同光十三絕」之一。其長子為梅雨田，京

劇琴師，次子竹芬，竹芬之子為梅蘭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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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種
人
物
和
佛
像
的
。
他
有
三
個
兒
子
，
你
祖
父
是
老
大
，
八
歲
就
給
江
家
做
義
子
。
江
老
頭
子
住
在
蘇
州
，

沒
有
兒
子
。
起
初
待
你
祖
父
很
好
，
後
來
娶
了
一
個
繼
室
，
也
生
了
兒
子
，
她
就
拿
你
祖
父
當
做
眼
中
釘

了
。
﹄
﹂

﹁
﹃
有
一
天
她
在
屋
裡
的
風
爐
上
用
砂
罐
燉
紅
燒
肉
，
你
祖
父
偏
不
小
心
給
碰
翻
了
。
幸
虧
沒
有
人
看

見
，
他
也
不
敢
聲
張
。
等
到
大
家
追
究
起
這
樁
事
來
，
發
現
你
祖
父
穿
的
鞋
底
上
有
紅
燒
肉
的
鹵
汁
，
這

一
下
子
事
兒
就
鬧
大
了
。
三
天
三
夜
不
給
飯
吃
。
多
虧
遇
著
江
家
的
廚
子
有
良
心
，
用
荷
葉
包
了
飯
，
偷

偷
地
送
給
他
吃
，
才
算
渡
過
了
這
個
難
關
。
後
來
有
一
種
專
買
小
孩
子
去
學
戲
的
人
販
子
到
了
蘇
州
，
江

老
頭
子
先
跟
販
子
接
洽
好
了
，
就
問
你
祖
父
是
否
願
意
學
戲
。
你
祖
父
一
口
答
應
願
意
。
敢
情
廚
子
在
私

下
早
就
通
知
他
快
快
離
開
江
家
，
要
不
然
早
晚
是
總
得
被
那
個
女
人
折
磨
死
了
的
。
﹄
﹂

﹁
﹃
你
祖
父
的
運
氣
真
壞
。
他
十
一
歲
就
從
這
販
子
手
上
輾
轉
賣
給
福
盛
班
做
徒
弟
。
班
主
楊
三
喜
是

出
名
的
要
虐
待
徒
弟
的
。
從
此
早
晚
打
罵
，
他
又
受
盡
了
磨
難
。
﹄
﹂

﹁
﹃
那
時
候
帶
徒
弟
的
風
氣
正
盛
，
打
徒
弟
的
習
慣
也
最
普
遍
。
師
父
心
裡
有
了
彆
扭
，
就
拿
徒
弟
出

氣
。
最
可
恨
的
是
楊
三
喜
常
用
硬
木
板
子
打
你
祖
父
的
手
心
，
把
手
掌
上
的
紋
路
都
給
打
平
了
，
這
多
麼

殘
忍
啊
。
有
一
年
除
夕
晚
上
，
他
不
給
你
祖
父
吃
飯
，
還
拿
一
碗
飯
倒
在
地
上
，
叫
你
祖
父
抱
了
他
的
孫

子
楊
元
，
就
在
地
下
揀
飯
粒
吃
。
等
你
祖
父
收
了
徒
弟
，
楊
元
還
到
咱
們
家
來
教
過
戲
。
為
了
打
徒
弟
，

你
祖
父
就
對
他
說
：
﹁
這
兒
不
是
福
盛
班
，
我
不
能
看
著
你
糟
蹋
別
人
家
的
孩
子
。
乾
脆
給
我
請
吧
！
﹂

後
來
楊
元
死
在
一
個
廟
裡
，
屍
首
都
沒
有
人
管
，
還
是
我
們
家
給
他
收
殮
的
。
﹄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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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﹃
他
的
第
二
個
師
父
叫
夏
白
眼
。
這
也
是
個
喜
歡
虐
待
徒
弟
的
。
你
祖
父
在
他
那
裡
，
又
挨
了
多
少

次
的
毒
打
。
受
的
苦
楚
，
誰
聽
了
也
要
不
平
的
。
﹄
﹂

﹁
﹃
第
三
個
師
父
羅
巧
福
，
他
本
是
楊
三
喜
的
徒
弟
，
早
就
滿
了
師
。
他
也
開
門
授
徒
。
看
到
你
祖
父

在
夏
家
受
的
這
份
苦
，
引
起
了
他
的
同
情
，
就
花
銀
子
把
你
祖
父
贖
了
出
來
，
從
此
就
在
羅
家
安
心
學
戲
。

羅
巧
福
待
徒
弟
非
常
厚
道
，
教
戲
也
認
真
，
尤
其
對
你
祖
父
是
另
眼
相
待
。
一
切
飲
食
寒
暖
，
處
處
當
心
。

你
祖
父
這
才
算
是
苦
盡
甘
來
，
有
了
出
頭
的
希
望
了
。
﹄
﹂

﹁
﹃
他
出
臺
的
人
緣
就
好
。
從
他
滿
師
出
來
自
立
門
戶
以
後
，
馬
上
就
派
人
去
到
家
鄉
，
接
你
曾
祖
北

來
同
住
。
誰
知
道
他
離
家
太
久
了
，
家
也
不
曉
得
搬
到
哪
裡
去
了
。
所
以
你
祖
父
到
死
也
沒
有
找
著
他
的

父
母
和
兩
個
弟
弟
。
﹄
﹂

﹁
﹃
你
祖
父
跟
我
定
親
，
是
在
咸
豐
十
年
。
因
為
家
裡
只
有
他
孤
孤
單
單
的
一
個
人
，
所
以
我
還
沒
有

過
門
，
就
先
派
了
一
個
老
媽
子
來
伺
候
他
。
這
位
媽
媽
在
你
梅
家
很
忠
實
地
做
了
一
輩
子
。
你
祖
父
為
了

酬
謝
她
這
些
年
的
辛
苦
勤
勞
，
買
了
一
所
小
房
子
送
給
她
。
她
堅
決
地
不
要
。
她
後
來
死
在
我
們
家
裡
，

你
祖
父
給
她
預
備
了
一
份
很
厚
的
衣
衾
棺
木
裝
殮
了
她
。
﹄
﹂

﹁
﹃
我
嫁
過
來
，
他
就
漸
漸
地
紅
起
來
了
。
最
後
他
掌
管
了
四
喜
班
。
別
人
看
他
當
了
老
闆
，
還
以
為

他
該
是
很
舒
泰
的
了
，
其
實
他
的
一
生
心
血
，
就
完
全
耗
在
四
喜
班
裡
。
全
班
有
百
十
口
人
，
都
得
照
顧

到
了
才
行
。
角
兒
和
場
面
還
常
跟
他
鬧
脾
氣
，
最
使
他
難
受
的
是
連
他
一
手
培
植
出
來
的
得
意
學
生
余
紫

雲
也
常
常
告
假
不
唱
。
幸
虧
時
老
闆
︵
小
福
︶
跟
你
祖
父
交
情
最
好
，
余
紫
雲
告
假
，
時
小
福
就
上
去
代
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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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個
時
期
你
祖
父
為
了
﹁
國
喪
﹂
停
鑼
，
虧
空
太
多
，
幾
乎
不
能
維
持
，
時
小
福
還
賣
了
房
子
借
錢
給

你
祖
父
。
﹄
﹂

﹁
﹃
你
祖
父
受
了
場
面
的
氣
，
回
來
就
對
我
發
牢
騷
說
：
﹁
我
一
定
要
讓
咱
們
的
兒
子
學
場
面
。
﹂
事

情
也
真
湊
巧
，
你
伯
父
從
小
就
喜
歡
音
樂
，
他
才
三
歲
，
就
坐
在
一
個
木
桶
裡
，
抱
著
一
把
破
弦
子
，
叮

叮
咚
咚
地
彈
著
玩
。
到
了
八
歲
，
你
祖
父
問
他
愛
學
哪
一
門
，
他
說
：
﹁
我
愛
學
場
面
。
﹂
你
祖
父
聽
了

這
話
，
正
合
他
的
心
願
，
高
興
極
了
，
就
把
北
京
城
場
面
好
手
都
請
來
教
你
伯
父
。
我
的
姨
姪
賈
祥
瑞
︵
賈

三
︶
正
在
四
喜
班
做
活
，
胡
琴
、
笛
子
樣
樣
精
通
，
又
是
很
近
的
親
戚
，
第
一
個
就
先
請
他
來
教
。
所
以

你
伯
父
請
教
過
的
人
雖
然
那
麼
多
，
要
算
賈
三
是
他
開
蒙
的
老
師
。
﹄
﹂

﹁
我
聽
到
這
裡
，
就
想
起
了
我
的
父
親
。
我
這
樣
問
她
：
﹃
我
祖
父
、
伯
父
的
歷
史
，
您
都
講
啦
，
請

您
再
講
一
點
我
父
親
的
事
情
。
﹄
她
衝
我
看
了
一
眼
，
說
：
﹃
你
父
親
才
可
憐
哪
，
二
十
六
歲
就
死
啦
。
﹄

我
聽
她
說
話
的
聲
音
也
變
了
，
臉
上
也
在
流
淚
了
，
我
也
忍
不
住
一
陣
心
酸
，
想
哭
又
不
敢
放
聲
哭
。
因

為
大
年
除
夕
引
起
她
老
人
家
過
分
的
悲
痛
是
不
應
該
的
。
我
趕
快
從
口
袋
裡
取
出
一
塊
手
絹
，
走
過
去
替

她
擦
乾
了
眼
淚
。
我
說
：
﹃
您
的
話
講
得
太
多
了
，
時
候
也
不
早
啦
，
您
睡
吧
，
留
著
過
一
天
再
講
給
我

聽
吧
。
﹄
她
說
：
﹃
不
，
新
年
新
歲
誰
說
這
些
話
。
趁
著
今
兒
晚
上
我
把
它
講
完
了
。
你
父
親
是
一
個
苦

幹
苦
學
的
忠
厚
老
實
人
。
他
先
學
老
生
，
又
改
小
生
，
最
後
唱
青
衣
花
旦
。
是
你
祖
父
的
戲
，
他
都
會
唱
。

一
般
老
聽
眾
們
看
不
到
你
祖
父
的
戲
，
看
到
他
出
臺
，
就
認
為
是
你
祖
父
的
一
個
影
子
。
所
以
他
每
貼
你

祖
父
唱
的
︽
德
政
坊
︾
、
︽
雁
門
關
︾
、
︽
富
貴
全
︾
︙
︙
這
些
戲
都
很
能
叫
座
。
他
搭
的
是
遲
家
的
福
壽
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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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
們
跟
遲
家
是
親
戚
。
他
的
性
情
溫
和
，
班
裡
只
要
有
人
鬧
脾
氣
，
告
假
不
唱
，
總
是
請
他
代
唱
。
咱
們

家
光
景
不
好
，
唱
一
次
外
串
的
堂
會
是
一
兩
銀
子
。
館
子
裡
常
排
你
祖
父
唱
的
本
戲
，
又
都
是
很
累
的
活
；

他
這
樣
苦
幹
下
去
，
日
子
一
長
，
身
體
就
吃
了
虧
啦
。
他
得
的
是
大
頭
瘟
，
這
種
病
要
過
人
的
，
非
常
可
怕
。

吃
下
藥
去
一
點
都
不
見
效
，
不
到
幾
天
的
工
夫
他
就
完
啦
。
遲
家
聽
說
他
死
了
，
趕
了
來
跺
著
腳
地
哭
他
。

我
心
裡
想
他
就
是
在
你
們
班
裡
給
累
壞
的
，
現
在
他
是
死
了
，
你
們
恐
怕
不
容
易
再
找
到
這
麼
一
位
好
說

話
的
角
兒
了
。
﹄
﹂

﹁
正
說
著
話
，
遠
遠
傳
來
了
幾
聲
雞
叫
的
聲
音
。
我
抬
頭
一
望
，
窗
戶
上
已
經
發
白
。
我
站
起
來
說
：

﹃
天
快
亮
了
，
您
今
兒
可
真
累
著
啦
，
您
請
安
息
吧
。
﹄
她
說
：
﹃
我
這
就
睡
了
。
今
天
我
說
的
這
些
話
，

是
要
你
明
白
，
我
們
家
在
這
幾
十
年
裡
邊
，
總
是
自
己
刻
苦
來
幫
別
人
的
忙
。
將
來
你
要
有
了
出
息
，
千

萬
可
別
學
那
種
只
管
自
己
、
不
顧
旁
人
的
壞
脾
氣
。
你
該
牢
牢
記
住
梅
家
忠
厚
恕
道
的
門
風
。
﹄
我
服
侍

她
睡
了
，
才
悄
悄
地
回
到
我
的
臥
房
。
躺
在
床
上
，
怎
麼
也
睡
不
著
了
。
﹂

關
於
四
喜
班

一
九
五○

年
九
月
初
旬
，
梅
劇
團
由
滬
而
津
，
演
出
於
天
津
中
國
大
戲
院
。
我
同
梅
先
生
二
次
北
上
，

住
在
利
順
德
飯
店
。
這
是
一
所
英
國
式
的
古
老
的
旅
館
，
建
築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葉
。
梅
先
生
三
十
年
前
到

天
津
表
演
，
就
住
在
這
家
飯
店
裡
，
真
可
以
說
得
上
是
老
主
顧
了
。
這
次
我
們
住
在
三
層
樓
的
一
個
犄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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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，
是
在
旅
館
的
後
部
，
聽
不
到
車
馬
市
聲
，
環
境
相
當
幽
靜
；
房
間
的
內
形
是
一
間
臥
室
一
間
客
廳
。

旅
館
裡
的
職
員
工
友
，
大
半
是
二
三
十
年
的
舊
人
，
都
跟
梅
先
生
熟
識
，
我
們
很
得
到
他
們
的
照
顧
。

有
一
位
看
門
的
老
者
，
在
深
夜
替
我
們
開
門
的
時
候
，
他
有
些
像
自
白
似
的
說
：
﹁
我
是
從
利
順
德

開
張
那
天
，
就
進
來
了
的
。
整
整
看
了
五
十
多
年
的
門
。
梅
先
生
第
一
次
住
到
此
地
，
我
就
替
他
開
門
，

我
的
兒
子
今
年
三
十
八
歲
，
繼
承
我
的
職
業
，
也
在
這
兒
看
門
。
﹂

梅
先
生
聽
完
他
的
敘
說
，
同
他
握
了
握
手
說
：
﹁
對
不
住
得
很
，
你
偌
大
年
紀
，
在
這
樣
深
夜
替
我

們
開
門
，
真
讓
我
們
不
安
。
﹂
我
們
兩
人
靜
靜
地
走
上
樓
梯
，
梅
先
生
很
感
慨
地
說
：
﹁
光
陰
似
箭
催
人
老
，

現
在
遇
到
舊
人
談
舊
事
，
往
往
是
二
三
十
年
的
老
話
，
心
裡
有
一
種
說
不
出
來
的
滋
味
。
﹂

我
們
在
旅
館
裡
的
生
活
是
這
樣
的
：
每
天
在
中
午
吃
飯
的
時
候
，
還
有
晚
上
臨
睡
之
前
，
我
們
總
計

要
作
兩
小
時
以
上
的
談
話
，
談
的
都
是
有
關
︽
舞
臺
生
活
四
十
年
︾
的
資
料
，
由
我
速
記
下
來
。
在
第
二

天
的
清
晨
，
我
先
起
來
，
輕
輕
地
走
進
客
廳
，
把
稿
子
寫
好
了
，
寄
給
我
的
弟
弟
源
來
，
經
他
整
理
後
再

配
合
插
圖
照
片
，
送
交
報
館
發
刊
。
遇
到
事
多
繁
忙
的
日
子
，
那
我
們
就
只
好
暫
停
工
作
了
。

有
一
天
早
晨
接
著
源
來
的
信
，
提
到
︽
越
縵
堂
日
記
︾
光
緒
八
年
十
一
月
七
日
條
內
有
﹁
孝
貞
國
恤
，

班
中
百
餘
人
失
業
，
皆
待
慧
仙
舉
火
﹂
兩
句
話
，
他
說
李
蓴
客
對
這
件
事
的
記
載
未
免
太
簡
略
了
，
要
我

詳
細
問
梅
先
生
。
這
天
晚
上
，
剛
好
梅
氏
父
子
合
演
︽
遊
園
驚
夢
︾
，
梅
先
生
戲
畢
回
來
，
感
到
有
些
疲
勞
，

我
們
談
起
了
以
前
﹁
國
喪
﹂
的
情
形
，
他
就
作
了
如
下
說
明
：

在
前
清
帝
制
時
代
，
皇
帝
、
皇
太
后
死
了
叫
做
﹁
國
喪
﹂
，
在
我
祖
父
管
領
四
喜
班
期
間
，
遭
遇
到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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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
﹁
國
喪
﹂
，
全
國
的
人
是
都
得
替
他
們
服
喪
戴
孝
的
。
一
百
天
之
內
，
不
許
剃
頭
，
不
許
宴
會
，
不
許
娛

樂
，
不
許
動
響
器
。
甚
至
於
連
街
上
賣
糖
擔
子
上
的
鑼
，
都
不
許
響
。
各
戲
院
全
部
停
業
。
死
了
一
個
人
，

就
會
使
成
千
成
萬
戲
劇
工
作
者
的
生
活
陷
入
絕
境
，
可
以
想
見
帝
制
時
代
的
淫
威
了
。
而
我
祖
父
所
受
的

損
失
卻
要
比
別
人
更
大
。
至
於
如
何
勉
力
支
持
，
渡
過
難
關
，
那
詳
細
的
經
過
情
形
，
現
成
有
一
位
蕭
長

華
先
生
，
他
知
道
的
比
我
要
詳
細
得
多
。
你
明
天
可
以
去
請
教
他
，
一
定
能
得
到
許
多
珍
貴
的
資
料
。
今

天
我
要
早
點
休
息
了
。

第
二
天
是
演
的
︽
醉
酒
︾
。
我
到
後
臺
晚
了
一
點
，
蕭
先
生
的
高
力
士
已
經
出
臺
了
，
不
能
和
他
談
話
。

接
著
梅
先
生
在
簾
裡
一
聲
﹁
擺
駕
﹂
，
就
把
擁
擠
在
上
場
門
口
的
一
大
群
宮
女
丫
環
都
帶
了
出
去
，
後
臺
立

刻
顯
得
清
靜
了
許
多
。
這
齣
戲
的
時
間
雖
然
不
長
，
可
是
在
場
上
有
工
作
的
都
很
緊
張
，
最
吃
重
的
當
然

是
扮
楊
貴
妃
的
梅
先
生
，
其
次
就
要
輪
到
場
面
上
胡
琴
伴
奏
的
王
少
卿
了
。
貴
妃
是
一
場
跟
一
場
，
中
間

還
要
回
後
臺
換
裝
；
胡
琴
是
從
開
場
到
終
場
，
手
裡
一
點
都
不
能
休
息
，
要
把
﹁
柳
搖
金
﹂
的
牌
子
來
回

翻
出
幾
種
花
樣
來
。
這
樣
，
一
直
等
蕭
先
生
演
完
，
在
後
臺
扮
戲
房
內
長
桌
上
洗
臉
的
時
候
，
我
才
有
機

會
過
去
問
他
關
於
梅
巧
玲
先
生
管
領
四
喜
班
期
間
兩
遇
﹁
國
喪
﹂
的
具
體
情
況
。
他
擦
著
滿
臉
肥
皂
，
手

裡
一
邊
忙
著
，
一
邊
口
裡
答
覆
我
的
問
題
。
他
說
：
﹁
在
同
治
年
間
，
遇
到
﹃
國
喪
﹄
，
一
百
天
之
內
，
不

准
動
響
器
。
一
百
天
以
後
，
才
可
以
便
衣
上
臺
。
名
為
﹃
說
白
清
唱
﹄
，
不
許
穿
行
頭
。
唱
青
衣
的
頭
上
包

一
塊
藍
綢
子
，
老
生
可
以
帶
髯
口
，
小
丑
在
鼻
子
上
抹
一
點
白
。
花
臉
用
包
頭
的
顏
色
來
表
示
他
的
身
分
。

另
外
在
臉
上
畫
兩
道
濃
眉
，
代
表
戲
中
人
的
性
格
。
場
面
上
，
大
小
鑼
、
堂
鼓
等
樂
器
，
都
在
禁
用
之
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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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鑼
的
人
，
左
手
虛
作
提
鑼
的
姿
勢
，
右
手
拿
著
鑼
錘
，
嘴
裡
念
著
鑼
經
，
以
口
代
鑼
。
打
鼓
的
也
不
能

使
勁
敲
打
。
﹂

我
看
蕭
老
先
生
談
得
高
興
，
就
接
著
往
下
問
梅
老
先
生
的
四
喜
班
損
失
比
別
人
更
大
的
原
因
。
他
說
：

﹁
當
時
戲
劇
界
裡
有
大
班
小
班
的
區
別
。
小
班
是
短
期
的
流
動
組
織
，
資
本
薄
弱
，
人
數
有
限
，
遇
到
﹃
國

喪
﹄
，
無
力
支
持
，
就
只
有
解
散
。
大
班
如
四
喜
、
三
慶
、
春
台
等
規
模
較
大
，
又
是
固
定
的
組
織
，
所
有

的
演
員
，
都
訂
有
契
約
，
領
班
人
設
有
﹃
下
處
﹄
︵
即
宿
舍
︶
，
供
給
全
體
演
員
餐
宿
；
每
人
都
有
一
定
的

戲
份
，
為
了
照
顧
同
業
的
生
計
，
所
以
不
能
解
散
。
但
是
習
慣
上
，
遇
到
意
外
事
件
，
短
期
內
不
能
演
出
時
，

大
半
支
開
半
個
戲
份
來
維
持
演
員
的
生
活
。
梅
老
先
生
的
四
喜
班
，
是
照
演
出
時
的
待
遇
，
全
體
工
作
人

員
開
全
份
。
當
時
戲
劇
界
交
口
稱
道
，
認
為
是
一
種
厚
誼
。
﹂

﹁
那
麼
梅
老
先
生
的
經
濟
狀
況
，
一
定
是
很
好
的
了
，
否
則
怎
麼
能
支
持
呢
？
﹂
我
問
。

蕭
老
先
生
這
時
已
經
洗
完
臉
了
，
手
裡
端
著
一
杯
茶
，
用
很
嚴
肅
的
語
氣
說
：
﹁
他
並
沒
有
錢
，
他

是
靠
了
借
債
來
開
發
包
銀
的
。
這
樣
他
的
損
失
就
非
常
之
大
，
最
嚴
重
的
是
兩
次
﹃
國
喪
﹄
銜
接
起
來
︵
清

穆
宗
載
淳
死
於
同
治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，
孝
哲
後

｜
穆
宗
載
淳
之
妻
死
於
光
緒
元
年
二
月
，
相
距
不
足
百

日
︶
。
一
波
未
平
，
一
波
又
起
，
他
始
終
是
維
持
著
這
種
全
份
的
待
遇
，
從
來
不
對
他
們
打
釐
的
︵
後
臺
術

語
，
打
釐
就
是
打
折
扣
的
意
思
︶
。
他
自
己
沒
有
錢
，
起
初
是
向
匯
票
莊
借
，
後
來
也
跟
私
人
告
貸
了
。

﹁
梅
老
先
生
因
為
四
喜
班
賠
墊
過
多
，
實
在
難
以
維
持
，
想
請
時
老
先
生
︵
小
福
︶
來
替
他
管
理
。
那

時
時
老
先
生
自
己
管
理
著
春
和
班
，
無
法
兼
顧
，
沒
有
答
應
。
後
來
感
覺
到
四
喜
的
經
濟
情
況
日
趨
惡
化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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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是
再
沒
有
援
助
，
眼
看
著
就
要
瓦
解
。
許
多
同
業
也
必
定
跟
著
失
業
。
時
老
先
生
不
肯
坐
視
他
們
挨
餓

受
凍
，
就
借
給
梅
老
先
生
一
筆
數
目
相
當
大
的
銀
子
。
過
了
一
個
時
期
，
還
是
不
能
支
持
。
時
老
先
生
竟

至
賣
了
自
己
住
的
房
子
，
來
挽
救
四
喜
班
最
後
的
危
機
。
﹂

京
戲
能
夠
發
展
到
今
天
的
規
模
，
由
於
四
大
徽
班
創
業
的
幾
位
領
導
人
不
斷
的
奮
鬥
與
互
助
，
才
奠

定
了
百
年
的
基
礎
，
他
們
的
功
績
是
不
可
磨
滅
的
。
今
天
的
戲
劇
工
作
者
，
應
該
向
他
們
致
敬
，
向
他
們

學
習
。
我
聽
了
這
一
次
相
當
滿
意
的
談
話
以
後
，
就
有
著
這
樣
的
感
想
。
回
到
旅
館
以
後
，
梅
先
生
靠
在

床
上
瞧
本
子
，
我
就
把
談
話
的
要
點
說
給
他
聽
。
他
放
下
本
子
，
站
了
起
來
。
他
說
：
﹁
關
於
梨
園
舊
事
，

記
載
固
然
不
少
，
因
為
多
半
並
非
圈
內
人
的
敘
述
，
往
往
張
冠
李
戴
，
傳
聞
失
實
。
許
多
重
要
的
資
料
，

都
藏
在
幾
位
老
先
生
的
肚
子
裡
，
我
希
望
你
趕
快
多
多
請
教
他
們
。
讓
他
們
儘
量
講
給
我
們
聽
。
錯
過
了

這
種
機
會
，
將
來
一
定
會
後
悔
的
。
同
時
也
會
造
成
我
們
戲
劇
史
上
一
種
絕
大
的
損
失
。
﹂

﹁
焚
券
﹂
與
﹁
贖
當
﹂

﹁
我
祖
父
有
﹃
焚
券
﹄
與
﹃
贖
當
﹄
兩
件
事
，
晚
清
人
士
的
筆
記
裡
常
常
提
到
它
，
但
記
載
得
都
不
夠
詳
細
，

還
把
這
兩
位
朋
友
的
姓
名
，
缺
而
不
載
。
當
年
我
祖
母
是
告
訴
過
我
的
，
事
隔
多
年
，
我
也
有
點
模
糊
了
。
這

兩
位
朋
友
都
擅
長
詞
曲
，
他
們
對
我
祖
父
在
演
出
方
面
有
過
不
少
的
幫
助
。
讓
我
分
別
來
講
一
講
。
﹂

﹁
︵
一
︶
﹃
焚
券
﹄
。
我
從
小
聽
說
有
一
位
楊
鏡
秋
先
生
，
喜
歡
看
我
祖
父
的
戲
。
每
逢
我
祖
父
有
戲
，



回憶錄 32

他
是
風
雨
無
阻
，
必
定
到
場
的
。
後
來
彼
此
漸
漸
熟
識
，
成
了
朝
夕
見
面
的
好
朋
友
，
才
知
道
他
不
但
聽

戲
在
行
，
還
會
編
劇
本
。
四
喜
班
排
的
︽
貴
壽
圖
︾
、
︽
乘
龍
會
︾
等
新
戲
，
就
都
是
他
的
手
筆
。
他
做
京

官
很
窮
，
我
祖
父
時
常
接
濟
他
。
所
以
本
書
的
初
版
內
，
我
把
祖
母
所
講
﹃
焚
券
﹄
裡
的
物
件
，
就
認
為

是
楊
鏡
秋
了
。
張
難
先
先
生
看
到
了
這
本
書
，
他
從
漢
口
給
我
來
信
說
：
﹃
承
賜
大
作
，
我
盡
一
日
之
力

看
完
，
甚
快
。
惟
第
二
十
二
頁
﹃
焚
券
﹄
一
段
，
與
我
一
世
交

｜
關
思
賡
有
關
。
當
即
函
詢
，
茲
得
復
書
，

特
轉
閱
，
以
資
參
考
。
我
這
不
憚
煩
的
動
機
，
是
感
於
﹃
贖
當
﹄
一
段
的
可
憐
人
姓
字
已
不
能
記
憶
了
，

因
而
不
厭
求
詳
，
以
瀆
視
聽
。
﹄
並
附
關
先
生
答
函
，
節
錄
如
下
：
﹃
所
詢
先
外
祖
楊
鏡
秋
與
梅
慧
仙
︵
慧

仙
是
梅
老
先
生
的
號
，
巧
玲
是
他
的
藝
名
︶
交
誼
事
，
幼
常
聞
諸
先
母
談
及
先
外
祖
進
京
赴
試
，
未
第
時
，

旅
居
京
華
，
常
以
詞
曲
自
娛
。
喜
歡
梅
氏
演
劇
，
後
與
之
過
從
甚
密
，
並
為
譜
制
許
多
新
曲
，
其
中
以
改

寫
︽
長
生
殿
︾
數
折
為
最
佳
。
先
外
祖
名
鴻
濂
，
湖
北
沔
陽
人
，
咸
豐
某
科
進
士
，
後
官
閩
省
，
卒
於
福

州
府
任
所
，
無
嗣
，
生
先
母
一
人
，
死
時
境
況
不
太
好
，
慧
老
有
厚
賻
寄
來
。
﹄
從
關
先
生
的
信
裡
，
可

以
確
定
楊
鏡
秋
不
是
死
在
北
京
，
我
知
道
巧
玲
公
沒
有
到
過
福
建
，
那
麼
，
我
祖
父
不
可
能
在
楊
鏡
秋
靈

前
焚
券
，
這
分
明
是
我
記
錯
了
人
，
首
先
應
該
向
讀
者
致
衷
心
的
歉
意
。

﹁
張
先
生
這
樣
熱
忱
地
幫
助
我
考
證
故
事
人
物
，
是
值
得
感
激
的
。
楊
鏡
秋
和
﹃
焚
券
﹄
無
關
，
我
們

已
經
搞
清
楚
了
。
不
是
楊
鏡
秋
，
究
竟
是
誰
？
這
問
題
直
到
最
近
才
得
到
了
一
個
答
案
。
﹂

﹁
一
九
五
六
年
三
月
間
我
在
揚
州
演
出
的
時
候
，
接
著
當
地
一
位
張
叔
彝
先
生
來
信
，
提
到
﹃
焚
券
﹄

的
對
象
，
據
他
所
瞭
解
的
是
謝
夢
漁
。
這
位
謝
老
先
生
的
姪
孫
謝
澤
山
先
生
，
今
年
已
有
六
十
來
歲
，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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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揚
州
市
海
島
巷
五
十
一
號
；
跟
他
是
多
年
的
老
友
，
所
以
經
常
聽
到
謝
家
談
起
這
件
事
。
﹂

﹁
第
二
天
張
先
生
介
紹
我
會
見
了
謝
先
生
。
我
們
談
起
舊
事
，
謝
先
生
把
他
從
小
在
家
裡
聽
到
的
事
實

這
樣
地
對
我
說
：
﹃
先
伯
祖
夢
漁
公
名
增
，
是
揚
州
儀
征
籍
，
前
清
道
光
庚
戌
科
的
探
花
，
官
做
到
御
史
，

一
生
廉
潔
，
兩
袖
清
風
。
他
的
舊
學
淵
博
，
兼
通
音
律
，
梅
慧
老
常
常
和
他
在
一
起
研
究
字
音
、
唱
腔
，

又
兼
是
同
鄉
關
係
，
所
以
往
來
甚
密
，
交
誼
很
深
。
慧
老
知
道
先
伯
祖
的
景
況
很
窘
，
凡
遇
到
有
了
急
需

的
時
候
，
總
是
誠
懇
地
送
錢
來
幫
助
他
渡
過
難
關
；
但
他
每
次
拿
到
了
借
款
，
不
論
數
目
多
少
，
總
是
親

筆
寫
一
張
借
據
送
給
梅
家
，
這
樣
的
通
財
繼
續
了
好
多
年
，
共
總
積
欠
慧
老
三
千
兩
銀
子
。
先
伯
祖
活
到

七
十
多
歲
，
病
故
北
京
，
在
揚
州
會
館
設
奠
，
慧
老
親
來
弔
祭
。
那
時
候
的
社
會
習
慣
，
交
情
深
的
吊
客

有
面
向
孝
子
致
唁
的
，
慧
老
見
了
先
伯
，
拿
出
一
把
借
據
給
先
伯
看
，
先
伯
看
了
，
就
惶
恐
地
說
：
﹃
這

件
事
我
們
都
知
道
，
目
前
實
在
沒
有
力
量
，
但
是
一
定
要
如
數
歸
還
的
。
﹄
慧
老
搖
了
搖
頭
，
就
對
先
伯
說
：

﹃
我
不
是
來
要
賬
的
，
我
和
令
尊
是
多
年
至
交
，
今
天
知
己
雲
亡
，
非
常
傷
痛
，
我
是
特
意
來
了
結
一
件
事

情
的
。
﹄
說
完
了
，
就
拿
這
一
把
借
據
放
在
靈
前
點
的
白
蠟
燭
上
焚
化
了
。
緊
跟
著
又
問
先
伯
：
﹃
這
次

的
喪
葬
費
用
夠
不
夠
？
﹄
先
伯
把
實
在
拮
据
情
況
告
訴
了
他
，
慧
老
從
靴
統
裡
取
出
三
百
兩
的
銀
票
交
給

先
伯
，
作
為
奠
敬
。
慧
老
又
在
先
伯
祖
靈
前
徘
徊
了
良
久
，
然
後
黯
然
登
車
而
去
。
當
時
在
場
目
睹
這
種

情
況
的
親
友
們
有
感
動
得
流
淚
的
。
這
件
事
情
馬
上
傳
遍
了
北
京
城
。
先
伯
祖
的
一
位
老
朋
友
李
蓴
客
先

生
曾
經
把
他
所
見
的
寫
在
他
的
︽
越
縵
堂
日
記
︾
中
。
﹂

﹁
這
一
次
我
到
揚
州
來
演
出
，
無
意
中
解
決
了
一
個
久
未
解
決
的
問
題
，
真
所
謂
﹃
踏
破
鐵
鞋
無
覓
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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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來
全
不
費
工
夫
﹄
了
。
趁
著
本
書
改
版
的
機
會
，
我
想
，
把
這
件
事
更
正
過
來
是
有
必
要
的
。

﹁
︵
二
︶
﹃
贖
當
﹄
。
有
一
位
舉
子
，
到
北
京
會
試
；
也
愛
看
戲
。
他
認
識
我
祖
父
以
後
，
友
誼
甚
厚
，

很
看
得
起
我
祖
父
。
此
人
對
於
戲
劇
文
學
也
有
心
得
，
常
常
指
出
我
祖
父
表
演
中
的
優
點
、
缺
點
。
同
時

臺
詞
的
修
正
，
也
得
到
他
不
少
幫
助
。
這
位
朋
友
的
文
學
雖
好
，
可
是
不
善
經
紀
，
生
活
漸
漸
發
生
了
困

難
。
當
時
任
何
人
到
了
手
頭
拮
据
、
借
貸
無
門
的
時
候
，
惟
一
救
急
的
方
法
，
是
拿
衣
服
和
貴
重
物
品
，

送
到
當
鋪
裡
去
典
質
。
他
是
一
個
書
生
，
不
肯
向
人
開
口
借
錢
，
只
能
走
這
條
道
，
還
不
願
意
讓
別
人
知
道
。

日
子
多
了
，
我
祖
父
看
破
了
他
的
秘
密
，
就
到
他
住
的
公
寓
裡
去
搜
索
當
票
，
預
備
替
他
贖
取
。
主
人
雖

不
在
家
，
他
有
一
個
老
家
人
，
脾
氣
甚
戇
，
看
我
祖
父
舉
動
可
疑
，
彼
此
就
爭
吵
起
來
。
後
經
我
祖
父
說

明
來
意
，
叫
這
位
戇
老
頭
兒
，
拿
著
當
票
，
同
到
當
鋪
，
把
所
有
當
掉
的
東
西
，
全
部
贖
了
回
來
，
又
留

下
二
百
兩
銀
子
給
他
用
。
﹂

﹁
等
到
主
人
回
來
，
知
道
了
這
件
事
，
非
常
感
動
。
我
祖
父
就
勸
他
不
要
每
天
只
是
看
戲
，
應
該
在
本

位
上
努
力
。
等
考
試
完
畢
再
見
面
吧
。
可
惜
這
位
朋
友
高
中
之
後
，
不
久
就
死
了
。
身
後
棺
殮
等
費
用
，

也
是
我
祖
父
代
為
料
理
的
。
﹂


